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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半新的木船在巫峡中艰
难地逆流而上。 湍急的江水卷起
雪白的浪花， 像一群狂奔的银鬃
烈马迎面扑来， 撞得木船剧烈地
起伏摇晃。 船上的乘客身不由己
地前仰后合， 左颠右倒。

张仲景曾乘舟横渡黄河、 上
下香溪， 但还没有见过这样野性
十足的急流， 没坐过这样颠簸的
船只。 不一会儿， 他就感到头昏
眼花， 十分难受。 他紧紧护住身
边的药囊， 并尽量使自己镇定下
来。

木船吃力地上行着， 江面更
加狭窄， 两岸悬崖壁立， 高峰矗
天， 上望是随山蜿蜒的一线天光，
下看到处都是变化莫测的汹涌波
涛 。 纤夫们只穿着破旧的短裤 ，
赤裸上身 ， 弓着腰 ， 吼着号子 ，
拖着木船在突兀的岩岸上， 在狭
窄的栈道上， 一步一步地蹒跚着
前行。

好不容易到了一段水势稍稍
平缓的江面， 纤夫们才立起身子，
稍作休息。 突然， 一个纤夫摇晃
着倒下了， 同伴们赶上前扶他平
躺地面， 无言地守在旁边。 张仲
景见了这情景， 立即说服船家将

木船靠岸。 他背起药囊， 跨下木
船 ， 急步走向那位倒下的纤夫 。
仲景很快作出诊断： “他是过分
劳累和饥饿才昏倒的。”

“我们都苦啊， 若不是为了
养家糊口 ， 谁会来干这要命的
事？” 旁边一位纤夫悲叹地说。

张仲景用针刺救醒了那位纤
夫， 随即掏出干粮让他吃。 那纤
夫挣扎着想坐起身 ， 嘴嗫嚅着 ，
张仲景止住了他， 并默默地从怀
里取出一串铜钱塞在那纤夫手中，
然后才向木船走去。 船上一位做
布帛生意的商人也下船留给了纤
夫一块粗布。

木船继续上行， 第二天神女
峰到了。 在船家的指点下， 大家
抬头仰观， 见一座高插云天的悬
崖上， 伫立着一根纤丽奇峭的石
柱 ， 那形态酷似一位亭亭玉立 、
翘首远望的女子。 时而晨雾缠绕，
时而朝辉映照， 她更像披着轻纱、
裹着霓裳的神女。 那位做布帛生
意的商人好奇地问船家： “这石
头是哪位神女？”

“我们上上下下， 不知看过
她多少回， 但就是不晓得她为啥
叫神女， 又是哪一位神女？” 船家
摇着头回答。

张仲景客气地说： “书上说
这神女名叫瑶姬， 是西王母的一
个女儿， 她曾经帮助大禹斩石开
山、 疏通江河。 当她来到这里时，
见江水汹涌异常， 就长久地站在
山头， 镇压江涛， 保护上下船只
的平安， 所以古人写了不少文章
赞美她。”

听了张仲景这番解释， 想到
他对纤夫的善行， 船家和乘客们
对他倍加敬重了。

（摘自 《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
事 张仲景》，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
社 1995年 4月出版， 有删节）

��� 今年， 小镇老曹的女儿终于
如愿入党了。 这事儿盼了好几年，
如今得偿所愿， 老曹脸上的笑意
就没断过。 原来， 老曹本就是一
位老党员， 更令人称奇的是， 他
和相差没几岁的弟弟， 如今都已
是爷爷辈的人了， 兄弟俩却几十
年未曾分家， 始终和父母亲在一
个锅里吃饭。 在农村， 这样的光
景实属少见。

前几天 ， 在好奇心驱使下 ，
我踏进了老曹家的院门。 恰逢正
午时分， 小村曹家那座透着岁月
气息的老屋里， 忽然响起一声清
亮的女声： “曹娭毑， 吃饭了。”
话音刚落， 旁边的小屋内便传来
回应， 那是一位瘦瘦小小、 白发
苍苍的老人的声音： “好的， 我
就来了。” 只见老人借助助步器，
一步一步， 缓缓挪向饭厅的那张
老木桌。 这声呼唤， 在老屋里悠
悠回响了几十年， 只不过有时是
男声， 有时是女声， 不变的， 是
藏在话语里的温情。

“曹娭毑， 这是您喝的酒吗？”
我放轻声音问道。 老人耳聪目明，
立刻朗声应道： “是啊， 我这人，
饭可以少吃， 这酒可少不了。” 老
人告诉我， 她喝了一辈子酒， 没
酒就吃不下饭， 如今已是 86 岁高
龄， 依旧保持着一天两餐酒的习
惯。

我挨着曹娭毑坐下， 饶有兴
致地问： “娭毑， 您有几个儿子
呀？”

老人抿了一口酒， 笑着答道：

“两个崽， 大的都六十
好几了 ， 小的也快六
十了 ， 天天陪着我吃
饭、 喝酒呢。”

她还说 ， 这么多
年来 ， 两个儿子从没
分过家 ， 一大家子十
几口人 ， 一日三餐大
多由大媳妇和小儿子
操持， 厨房里的活儿，
大家伙儿总是抢着干。
几年前 ， 两个儿子还
在老屋后面的空地上， 各自盖起
了一栋气派的小别墅， 可厨房和
餐厅， 依旧设在老屋， 一家人还
是聚在一块儿吃饭。

“您家这么和睦， 到底有啥
秘诀呀？ 您老身子这么硬朗， 长
寿的窍门又是什么？” 我忍不住追
问。

老人咧开嘴笑了， 脸上的皱
纹像漾开的波纹： “哪有什么秘
诀哟， 我就常跟他们念叨， 要听
党的话， 不做违法乱纪的事， 在
家里要尊老爱幼， 和和气气的才
好。”

“那您家里现在有几个党员
呀？” 我又问。

老人歪着头想了想 ： “是 3
个还是 4 个来着？”

“4 个呢！” 一旁的老曹连忙
笑着补充道。

曹娭毑的长寿密码， 就藏在
老屋烟火缭绕的饭香里， 藏在四
世同堂的和睦日常里。

心态豁达， 随性度日。 86 岁

的她从不会刻意苛责自己的身体，
顺着心意自在生活。 这份不慌不
忙的松弛感， 正是她耳聪目明的
底气。

家庭和睦， 儿孙绕膝。 两个
儿子年过花甲， 仍守着老屋的一
方厨房； 十几口人的大家庭， 日
日围坐在一张饭桌上， 厨房里的
活儿抢着干， 饭桌上的闲话暖人
心。 哪怕各自盖了新别墅， 也不
改同吃一锅饭的老传统。 这份烟
火气里的陪伴， 是世间最好的养
生良方。

家风端正， 心存正气。 她常
把 “听党话 、 守规矩 、 尊长辈 ”
挂在嘴边， 家里的 4 位党员更是
以身作则， 让淳朴的家风如春雨
般浸润着家里的每一个人。 心有
正气， 家有温情， 日子过得踏实
又舒心， 长寿自然水到渠成。

这份长寿的智慧， 无关名贵
的补品， 只关乎烟火人间的温暖
与心安。

刘志宇 （湖南 湘潭）

������每年秋冬时节， 母亲总会做苦槠
豆腐， 其中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苦槠
子。 那是高大的苦槠树结出来的果
实， 形似毛栗， 是山野赐予的天然药
果。

小时候， 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到山
林捡拾掉落地上的苦槠子。 成熟的苦
槠子壳硬， 用牙齿 “咔” 地一咬， 外
壳应声而裂， 再用手一掰， 便露出乳
白色的果肉。 咬上一口， 脆生生的，
甜里带着点中药般的清苦味。 捡回来
的苦槠子， 埋在火灰里煨熟， 或是在
锅中炒熟， 苦味褪去， 吃起来又甜又
粉， 别有滋味。

而更多的时候， 我们捡回来的苦
槠子用来做苦槠豆腐。 母亲先把苦槠
子摊在太阳底下暴晒， 直至果壳 “啪
啪” 炸开。 取出果肉， 用清水浸泡至
软。 再放到石磨上细细地磨成浆。 浆
液经过纱布过滤， 留下细腻的苦槠
汁， 接着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煮浆。

把滤好的浆水倒入铁锅， 烧火煮
沸， 慢慢熬成黏稠的糊状， 然后盛进
脸盆里抹平， 等它自然冷却， 凝固成
团。 第二天用刀切成方块， 苦槠豆腐
就做成了。 它貌不惊人， 通体赭红色
或黄褐色， 质地粗糙， 远不如普通豆
腐那样白嫩细滑， 也没有凉粉那般光
亮剔透。 却自带一股淡淡的清香。

红烧苦槠豆腐最是可口。 做这菜
得用大火， 起锅烧油， 油温升至七八
成热， 将切好的豆腐片下锅， 煎至微
黄， 再撒上食盐、 蒜末调味， 大火翻
炒。 这道菜要出彩， 辣椒是绝不能少
的。 出锅的红烧苦槠豆腐， 味道香而
醇， 嫩而爽， 辣而美， 吃起来让人酣
畅淋漓。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一日
三餐常常缺荤少肉， 偶尔能吃上这么
一盘， 便是难得的心理慰藉。

而水煮苦槠豆腐就更简单了。 先
把猪油、 食盐、 味精、 蒜末倒进水
里， 煮成汤底， 再把切好的豆腐块丢
进去， 大火猛攻至沸腾， 即可装碗。
苦槠豆腐细嫩中不乏清香， 浓稠的汤
汁泡在米饭中， 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扒
完了一大碗米饭。 这种舌尖上美的享
受， 与清代著名植物学家吴其濬在
《植物名实图考》 中记载吃苦槠豆腐
的感受大致一样———“津津焉有味回
于齿颊。”

苦槠豆腐富含铁、 钙、 磷、 镁等
微量元素， 既营养又美味。 它在调节
肠胃方面还有着神奇功效。 记得有一
次， 我因贪嘴吃多了油腻食物， 肚子
胀得难受， 整个人无精打采。 这时，
母亲煮了一碗苦槠豆腐汤。 嘿， 你还
别说， 喝下去没多久， 我就感觉肚子
里那股闷劲儿渐渐消散， 肠胃仿佛被
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安抚， 恢复了往日
的活力。 除此之外， 苦槠豆腐还有降
“火气”、 降血压、 降血脂、 助睡眠、
缓解关节疼痛、 增强免疫力等药用价
值。

苦槠豆腐就是大自然赠予我们的
一味温和良药， 从小到大， 那独特的
清香和黏腻的味道， 总在唇齿间缭
绕， 滋养着我们的身体， 呵护着我们
的健康。

赵光 （湖南 岳阳）

巫山云雾


